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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位
醫
生
年
過
七
十
了
吧
。

他
接
過
護
士
遞
來
的
針
藥
，
抱

怨
說
明
書
上
的
文
字
太
小
了
，

看
不
見
，
順
手
挪
來
放
大
鏡
慢

慢
閱
讀
。
我
看
看
錶
，
不
但
嫌

他
動
作
太
慢
，
亦
生
怕
他
其
實
不
認

識
新
藥
的
情
況
，
甚
至
對
他
投
以
不

信
任
票
，
即
使
他
看
來
相
當
認
真
。

這
份
懷
疑
，
以
前
是
從
未
有
過

的
，
不
知
是
因
為
從
前
的
醫
生
尊
嚴

掩
蓋
了
無
知
，
還
是
現
在
的
醫
生
技

窮
。
但
以
這
位
年
近
七
十
的
醫
生
看

來
，
原
因
其
實
可
能
是
因
為
近
年
的

新
藥
代
代
推
陳
出
新
，
而
他
也
老
實

得
很
。
﹁
來
，
來
，
來
，
聽
我
唸
一

趟
說
明
書
上
的
警
告⋯

⋯

，
明
白
了

沒
有
？
﹂

比
起
目
下
的
年
輕
醫
生
，
這
位
老
醫
謹
慎
的

態
度
仍
是
可
取
的
，
起
碼
望
、
聞
、
問
、
切
他

全
都
做
妥
，
不
像
門
診
或
街
診
的
可
畏
後
生
，

眼
睛
只
看
㠥
電
腦
，
就
是
努
力
不
跟
病
人
四
目

交
流
或
接
觸
。
我
們
當
然
知
道
為
醫
不
易
，
危

險
度
也
高
，
但
至
少
也
應
敬
業
樂
業
。

小
學
校
址
在
深
水
㝸
醫
局
街
轉
彎
處
，
每
天

放
學
經
過
那
熱
鬧
的
公
立
醫
局
，
總
見
內
裡
一

排
排
等
候
診
症
的
病
人
，
乖
乖
地
等
候
醫
生
出

現
。
醫
生
從
診
症
室
出
來
，
㠥
五
、
六
個
病
人

一
排
，
齊
齊
張
開
口
讓
他
用
電
筒
照
看
，
又
一

起
拿
起
上
衣
讓
他
用
聽
筒
聽
，
繼
而
輕
敲
背

部
；
病
人
們
都
投
以
信
任
票
，
有
些
還
帶
㠥
冀

盼
的
眼
光
。
﹁
醫
者
父
母
心
﹂，
大
家
都
堅
信
不

移
。電

影
電
視
劇
裡
的
醫
生
早
已
失
掉
了
權
威
，

永
遠
同
一
副
表
情
，
送
上
短
速
的
信
息
，
完
事

後
調
頭
走
，
無
名
無
姓
無
面
目
。
現
在
門
診
收

費
千
篇
一
律
，
以
服
務
分
流
為
前
提
。
我
們
對

醫
療
的
寄
望
超
過
服
務
，
那
畢
竟
是
生
命
的
交

托
；
別
讓
影
視
裡
鑑
證
死
者
遺
體
的
法
醫
專

美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醫者父母心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楊
牧
是
詩
人
、
散
文
家
，
至
於
比
較
文
學
學

者
，
合
該
叫
王
靖
獻
；
這
樣
說
也
許
約
略
有
點
矛

盾
，
然
則
證
諸
他
的
文
學
評
論
，
矛
盾
其
實
是
可

以
統
一
的
。
楊
牧
一
九
七
○
年
開
始
在
加
州
大
學

比
較
文
學
系
寫
博
士
論
文
，
以
︽
詩
經
︾
為
對

象
，
﹁
研
究
古
代
中
國
口
頭
創
作
的
方
法
和
特
徵
，
與

古
希
臘
及
中
世
紀
歐
洲
文
學
︵
尤
其
是
古
英
文
史
詩
︶

比
較
﹂。

︽
傳
統
的
與
現
代
的
︾
原
版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
︽
自

序
︾
說
，
他
對
中
國
古
典
文
學
的
研
究
﹁
嘗
試
提
出
方

法
，
不
要
求
絕
對
的
結
論—

—

在
比
較
文
學
的
大
前
提

下
尋
找
現
代
的
美
學
標
準
，
來
考
慮
一
般
文
學
批
評
的

問
題
﹂。
他
那
時
相
信
，
﹁
老
式
的
文
學
訓
練
也
頗
為
磨

礪
人
的
思
想
和
分
析
能
力
﹂，
﹁
比
較
文
學
要
在
這
種
思

想
和
分
析
的
練
習
以
外
，
增
加
一
個
類
比
推
論
的
過

程
，
以
之
開
發
文
學
作
品
的
新
內
容⋯

⋯

﹂

︽
衣
飾
與
追
求
︾
比
較
︽
離
騷
︾
和
︽
仙
后
︾，
楊
牧

說
︰
﹁
在
我
看
來
，
現
代
的
比
較
文
學
應
該
強
調
的
是

文
學
間
共
同
︵
或
不
共
同
︶
特
徵
的
揭
發
和
思
考
，
以

引
導
出
某
一
文
學
理
論
的
建
立
，
進
而
理
解
兩
種
或
三

種
文
學
的
特
殊
精
神—

—

不
論
其
為
﹃
和
諧
﹄
或
為

﹃
衝
突
﹄
都
一
樣
可
貴
。
﹂
比
較
文
學
對
他
來
說
，
毋
寧

是
一
種
方
法
、
一
個
過
程
以
至
一
種
思
考
分
析
的
練

習
。
他
關
心
的
是
古
典
情
愫
的
融
會
貫
通
，
追
求
一
個

通
達
合
理
的
﹁
總
體
文
學
﹂
觀
念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楊
牧
不
叫
楊
牧
，
是
一
個
叫
葉
珊
的
少

年
，
口
袋
裡
不
但
裝
有
江
南
的
鶯
飛
草
長
，
還
裝
滿
中
世
紀
仙
子

和
魅
魎
的
傳
說
、
城
堡
的
陰
森
和
慶
園
凋
落
的
花
瓣
，
他
給
濟
慈

寫
信
，
說
自
己
﹁
看
到
歷
史
的
倏
忽
和
曩
昔
的
煙
霧
﹂，
談
﹁
宋
朝

的
美
，
古
典
的
驚
悸
﹂，
他
嚐
過
成
長
的
苦
楚
，
知
識
和
責
任
的
無

奈
在
他
的
思
維
裡
咬
嚙
，
他
那
時
的
文
字
間
隱
約
盈
㠥
兩
個
古
老

的
世
界
的
﹁
知
識
的
霧
，
年
歲
的
煙
﹂，
教
他
敏
感
而
約
略
傷
感
的

心
靈
常
常
帶
有
﹁
青
青
的
陌
生
，
美
好
的
驚
﹂。

一
九
八
四
年
，
楊
牧
出
版
了
︽
文
學
的
源
流
︾，
當
中
有
︽
周
作

人
與
古
典
希
臘
︾、
︽
宗
白
華
的
美
學
與
歌
德
︾
等
論
文
，
以
一
個

﹁
與
﹂
字
為
中
介
，
推
出
﹁
類
比
推
論
的
過
程
﹂，
那
時
一
方
面
在

學
院
書
齋
裡
皓
首
窮
經
，
另
一
方
面
，
又
在
車
如
流
水
的
高
速
公

路
感
到
偉
大
的
秩
序
，
承
認
那
是
科
技
之
力
和
藝
術
之
美
的
結
合

—
—

從
交
流
道
上
去
，
從
交
流
道
下
來
，
感
到
﹁
交
通
規
則
不
僅

只
是
法
律
，
也
是
道
德
倫
理
的
具
體
化
﹂。

他
讀
文
學
史
，
讀
到
﹁
那
些
探
討
大
詩
人
的
章
節
的
時
候
﹂，
有

所
發
現
：
﹁
原
來
他
除
了
這
些
，
還
戮
力
做
了
那
些
，
而
且
除
了

詩
詞
歌
賦
，
居
然
還
有
文
章
策
論
，
小
冊
子
，
大
學
問
，
訓
詁
箋

纂
，
書
序
遊
記
，
碑
傳
墓
銘
，
乃
至
於
戲
曲
小
說
等
等
。
﹂
如
此

發
現
，
合
該
聽
見
教
人
不
勝
嚮
往
的
心
跳
。

在
人
到
中
年
之
前
，
︽
詩
經
︾
與
古
典
希
臘
交
纏
於
楊
牧
知
識

與
美
感
，
許
是
未
得
其
法
之
法
；
然
後
是
思
想
和
分
析
的
練
習
，

是
反
省
和
探
索
的
紀
錄
，
是
有
法
之
法
了
；
後
來
彷
彿
百
川
不
捨

晝
夜
奔
向
大
海
，
是
現
代
文
學
源
遠
流
長
的
見
證
，
已
臻
忘
其
法

之
法
了
。

楊牧的文學源流
葉　輝

琴台
客聚

日
前
參
加
香
港
作
聯
的
一
個
聚
會
，

聽
作
家
王
蒙
和
白
先
勇
的
演
講
。
王
蒙

是
老
朋
友
了
，
去
年
在
北
京
和
澳
門
都

見
過
面
。
這
一
次
他
來
去
匆
匆
，
沒
有

機
會
再
和
他
單
獨
敘
舊
。

王
蒙
在
講
話
中
提
出
香
港
是
否
可
以
利
用
地

區
優
勢
，
言
論
自
由
的
優
勢
，
主
持
一
個
兩
岸

作
家
的
文
學
獎
。
因
為
現
在
國
際
文
學
獎
，
人

們
的
眼
光
都
集
中
在
瑞
典
的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當
然
，
諾
貝
爾
獎
歷
史
悠
久
，
國
際
影
響
巨

大
，
這
是
不
可
取
代
的
。
但
是
華
文
作
家
，
要

把
作
品
翻
譯
成
英
文
和
瑞
典
文
，
難
度
頗
大
。

自
然
科
學
和
工
程
技
術
的
翻
譯
，
難
度
不
大
。

文
學
作
品
的
翻
譯
，
各
民
族
各
種
文
字
風
格
不

同
，
要
原
汁
原
味
表
達
出
文
學
上
的
意
境
和
風

格
，
頗
有
難
度
。
比
如
唐
詩
宋
詞
，
許
多
膾
炙

人
口
的
名
篇
，
我
們
讀
來
，
津
津
有
味
，
一
輩

子
可
以
反
覆
背
誦
，
意
味
無
窮
。
但
翻
譯
成
外
文
，
是
否

能
使
外
國
人
體
會
和
欣
賞
到
詩
詞
文
字
的
意
境
，
便
成
疑

問
。所

以
王
蒙
的
建
議
，
頗
值
得
華
文
寫
作
界
加
以
討
論
，

並
付
之
實
踐
。

付
之
華
文
電
影
，
除
了
參
加
外
國
的
奧
斯
卡
或
康
城
影

展
的
評
獎
之
外
，
海
峽
兩
岸
三
地
都
有
自
己
的
電
影
獎

項
。
電
影
評
獎
多
地
化
，
為
什
麼
文
學
評
獎
不
可
以
？

事
實
上
內
地
和
香
港
，
都
有
文
學
獎
項
，
只
是
範
圍
還

不
太
廣
泛
。
內
地
有
茅
盾
文
學
獎
、
香
港
有
紅
樓
夢
獎
，

台
灣
可
能
也
有
，
不
太
清
楚
。

當
晚
大
會
主
持
者
要
我
發
言
。
我
表
示
支
持
王
蒙
的
建

議
。
但
補
充
兩
點
：
第
一
，
應
把
華
文
文
學
獎
從
兩
岸
三

地
擴
充
到
四
地
，
把
海
外
華
文
創
作
者
也
包
括
在
內
。
我

知
道
在
美
、
加
和
印
尼
、
泰
國
等
地
，
都
有
不
少
華
文
作

家
，
應
該
把
他
們
納
入
在
內
。

第
二
，
把
華
文
文
學
獎
擴
大
成
華
文
寫
作
獎
。
就
是
如

寫
政
治
評
論
的
，
也
是
一
種
華
文
寫
作
。
我
在
當
前
經
常

寫
政
治
評
論
，
評
論
寫
得
好
的
，
應
該
是
邏
輯
性
強
、
論

點
獨
到
、
文
采
盎
然
。
我
不
寫
小
說
、
詩
歌
，
也
希
望
有

個
參
選
的
機
會
。

華人寫作獎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中
國
西
北
部
有
大
量
的
礦
產
資
源
、
能
源
，
中
國
也
準
備
開
闢

從
新
疆
到
巴
基
斯
坦
的
鐵
路
，
並
且
在
巴
基
斯
坦
建
立
大
型
港

口
，
加
強
與
非
洲
的
經
濟
合
作
和
貿
易
，
期
望
要
避
開
馬
六
甲
海

峽
被
美
國
勢
力
卡
脖
子
的
影
響
。

為
了
早
日
實
現
中
國
夢
，
加
快
開
發
新
疆
地
區
，
勢
在
必
行
。

可
惜
，
當
要
增
加
工
業
人
口
和
化
工
業
、
金
屬
冶
煉
工
業
的
時
候
，
就
需

要
大
量
的
淡
水
供
應
，
整
個
新
疆
地
區
都
缺
水
，
拖
住
了
中
國
四
個
現
代

化
的
腳
步
。

許
多
人
寄
望
西
線
的
南
水
北
調
工
程
早
日
開
工
。
但
是
，
氣
象
、
地

質
、
施
工
技
術
、
投
資
成
本
和
效
益
存
有
不
少
難
題
，
需
要
增
加
投
入
才

能
解
決
。
例
如
說
，
在
青
藏
高
原
，
造
山
運
動
仍
然
非
常
劇
烈
，
地
勢
繼

續
向
上
抬
，
大
型
地
質
斷
層
的
結
構
資
料
未
有
掌
握
，
水
文
站
網
布
設
得

密
度
不
夠
，
某
些
國
際
河
流
沒
有
整
體
的
流
域
規
劃
，
缺
少
較
系
統
的
氣

象
資
料
與
地
震
觀
測
資
料
，
缺
乏
統
一
的
較
高
精
度
的
大
比
例
尺
地
形

圖
、
地
質
圖
、
斷
裂
構
造
圖
、
水
文
圖
等
。
不
少
地
區
高
達
五
千
米
以

上
，
超
低
溫
、
低
氣
壓
，
一
年
只
能
夠
施
工
六
個
月
，
大
量
的
隧
道
工
程

面
對
㠥
凍
土
問
題
、
滲
水
問
題
，
容
易
出
現
塌
方
，
地
震
活
動
也
非
常

多
，
對
於
興
建
水
庫
和
輸
水
隧
道
工
程
造
成
巨
大
的
威
脅
。
更
重
要
的

是
，
六
月
到
九
月
，
是
崑
崙
山
、
天
山
、
橫
斷
山
脈
多
雨
的
季
節
，
洪
水

突
然
增
加
，
如
果
引
水
進
入
了
黃
河
的
源
頭
和
上
游

，
將
會
造
成
蘭
州

等
城
市
的
水
浸
。
過
了
雨
季
，
冬
天
的
雨
水
又
很
少
，
調
水
的
工
程
可
能

無
水
可
以
調
配
。

最
突
出
的
是
：
西
線
的
南
水
北
調
，
開
展
工
程
面
對
㠥
凍
土
地
帶
施

工
、
高
原
地
震
以
及
冬
季
調
水
問
題
。
嚴
格
來
說
，
青
藏
鐵
路
的
興
建
，

已
經
為
凍
土
地
帶
施
工
，
積
累
了
大
量
的
科
學
技
術
和
經
驗
，
不
過
，
土

木
工
程
的
成
本
比
較
高
一
些
。
整
個
青
藏
高
原
，
冬
季
不
下
雨
，
有
半
年

不
能
供
應
淡
水
，
到
了
五
月
到
九
月
，
大
量
的
雨
水
又
造
成
了
泥
石
流
，

黃
河
和
長
江
又
進
入
了
豐
水
的
時
期
，
需
要
上
游
地
區
的
水
庫
預
早
排
洪
，
青
藏
高

原
地
區
即
使
大
量
暴
雨
，
也
不
能
做
到
以
豐
補
歉
的
調
節
和
調
動
水
源
的
作
用
，
解

決
西
北
缺
水
的
問
題
。
到
了
冬
季
，
西
北
地
區
需
要
用
水
的
時
候
，
青
藏
高
原
卻
沒

有
下
雨
天
的
天
氣
，
而
且
溫
度
在
零
度
以
下
，
出
現
許
多
河
流
冰
封
現
象
，
輸
水
道

不
能
輸
水
，
冰
凌
現
象
將
導
致
河
流
凌
汛
，
危
及
水
壩
、
渠
道
的
安
全
。

新
疆
、
內
蒙
古
、
甘
肅
的
缺
水
問
題
，
看
來
很
難
解
決
，
但
上
述
地
區
卻
擁
有
豐

富
的
礦
產
資
源
，
包
括
鐵
、
金
、
銅
、
煤
、
石
油
、
天
然
氣
的
大
規
模
開
發
，
都
需

要
西
北
部
地
區
勞
動
力
增
加
，
新
增
加
的
勞
動
力
的
生
活
用
水
問
題
，
至
今
仍
然
很

難
解
決
。

無
論
是
增
加
興
建
水
庫
，
擴
大
夏
天
的
時
候
的
蓄
水
能
力
，
並
且
避
免
上
游
地
區

水
庫
在
雨
季
排
洪
浪
費
大
量
淡
水
，
還
要
防
中
下
游
的
水
力
發
電
站
的
發
電
的
能
力

大
受
到
影
響
，
是
一
個
突
出
的
問
題
。

中國夢，解決西北部缺水
范　舉

古今
談

香
港
每
年
都
有
很
多
電
視
和
電
影

演
員
及
歌
星
演
出
舞
台
劇
，
但
自
香

港
舞
台
劇
獎
設
立
二
十
二
年
以
來
，

歌
影
視
的
藝
人
甚
少
獲
獎
。
記
憶
所

及
，
只
有
早
期
的
黃
秋
生
︵
他
近
十

年
參
演
的
舞
台
劇
好
像
連
提
名
也
落
空
︶、

胡
美
儀
、
曾
江
和
廖
啟
智
。
曾
經
有
人
問

為
何
其
他
演
藝
界
的
藝
人
獲
提
名
或
獲
獎

的
機
會
這
樣
小
，
筆
者
亦
曾
被
一
個
邀
請

電
視
演
員
演
出
的
劇
團
問
為
何
那
位
嘉
賓

演
員
的
演
技
向
被
公
認
，
但
卻
連
獲
提
名

的
機
會
也
沒
有
。

有
人
曾
經
給
過
這
樣
的
解
釋
：
評
審
們

對
影
視
藝
人
的
要
求
較
高
，
因
為
他
們
是

專
業
演
員
。
這
可
奇
怪
了
，
舞
台
演
員
不

也
是
專
業
演
員
嗎
？
況
且
他
們
比
影
視
演

員
更
習
慣
舞
台
的
表
演
方
式
，
所
以
不
是

應
該
額
外
加
分
給
面
對
陌
生
演
出
環
境
的

影
視
演
員
才
對
嗎
？
跟
㠥
有
人
補
充
說
，

影
視
演
員
演
戲
好
是
其
本
分
，
是
應
該

的
，
但
卻
沒
有
說
出
具
體
的
理
由
。
難
道

舞
台
演
員
演
得
好
不
也
是
其
本
分
，
是
應

該
的
嗎
？
觀
眾
看
到
一
名
舞
台
演
員
有
優

秀
的
演
出
原
來
純
是
幸
運
驅
使
？
若
是
這

樣
去
理
解
，
豈
不
貶
低
舞
台
演
員
的
這
個

專
業
？
倘
若
說
這
話
的
人
不
是
純
為
辯
駁

或
惡
意
中
傷
，
而
是
真
的
覺
得
影
視
演
員

的
演
戲
功
力
根
本
就
比
舞
台
演
員
的
優
勝
，
那
麼
他

的
這
個
﹁
印
象
﹂
非
常
值
得
深
入
討
論
。
討
論
重
點

不
在
於
誰
比
誰
優
勝
，
而
是
為
何
會
令
人
有
這
樣
的

感
覺
、
其
背
後
的
意
義
和
很
多
關
於
這
兩
類
演
員
的

研
究
和
比
較
，
如
應
如
何
評
價
二
者
的
專
業
、
表
現

和
造
詣
；
他
們
怎
樣
在
社
會
上
定
位
，
社
會
又
怎
樣

定
位
他
們
；
他
們
的
比
較
是
否
商
業
與
藝
術
之
爭
的

體
現
等
問
題
。

我
不
知
道
其
他
評
審
對
評
鑑
影
視
明
星
在
舞
台
上

演
戲
會
否
另
有
一
套
評
分
標
準
，
我
只
知
道
我
是
純

看
他
們
在
舞
台
上
的
表
現
。
以
今
屆
為
例
，
我
提
名

了
三
位
影
視
演
員
，
都
是
因
為
我
覺
得
他
們
表
現
出

色
。
結
果
有
人
獲
獎
，
有
人
沒
有
入
圍
提
名
名
單
，

可
見
其
他
評
審
有
贊
成
我
的
看
法
，
也
有
人
不
同

意
。無

論
如
何
，
我
相
信
得
獎
結
果
是
公
正
的
，
因
為

評
審
是
將
提
名
名
單
和
投
票
名
單
直
接
送
到
會
計
師

樓
，
由
會
計
師
點
票
的
。
我
相
信
專
業
操
守
。

為何明星難獲舞台劇獎？
小　蝶

演藝
蝶影

標
題
很
老
派
，
有
點
粵
語
長
片
時
代
。

事
實
人
情
無
分
新
舊
，

只
問
有
？
還
是
沒
有
？

整
二
十
年
過
去
，
我
姐
的
死
忌
在
六

月
，
兩
姊
妹
當
年
才
七
、
八
歲
。

一
天
一
天
計
算
，
日
子
過
得
很
難
，

回
望
匆
匆
，
瞬
間
即
逝
！

轉
眼
，
姐
姐N

atasha

已
是
特
殊
學
校
的
年
輕

副
校
長
。
幾
年
前
為
了
跟
外
祖
母
溝
通
更
方

便
，
放
棄
倫
敦
的
雜
誌
編
輯
工
作
跑
到
東
北
大

連
教
授
英
語
，
因
利
乘
便
學
習
中
文
之
外
，
更

方
便
南
飛
探
望
外
祖
母
。

妹
妹Frankie

隨
工
程
師
伴
侶
邁
向
專
業
更
高

台
階
移
居
西
澳
洲
珀
斯
。
去
年
，
距
離
她
們
母

親
十
月
底
的
生
忌
一
星
期
前
誕
下
長
女
。
原
意

英
國
及
香
港
兩
邊
的
親
人
到
今
春
才
南
飛
探

望
，
好
讓
年
輕
父
母
習
慣
，
適
應
添
加
初
生
兒
的
生
活
。

個
多
星
期
後
，
搖
電
話
到
倫
敦
跟
大
妹
聊
天
，
突
然
痛

哭
；
原
來
妹
妹
產
後
孤
寂
，
引
起
輕
度
憂
鬱
。

大
妹
學
校
放
期
中
假
，
當
時
機
票
緊
張
，
沒
法
，
倫
敦

—

香
港—

悉
尼—

珀
斯
，
飛
三
十
小
時
，
逗
留
三
天
即
返

英
。在

她
們
年
幼
的
歲
月
，
我
姐
病
重
，
筆
者
亦
曾
不
斷
披

星
戴
月
飛
到
倫
敦
探
望
。
血
濃
於
水
，
她
是
我
至
親
的

姐
。訂

好
四
月
跟
大
妹
結
伴
來
珀
斯
探
望
，E

vie-K
w
ai

N
evin-D

ickson

已
五
個
多
月
，
高
大
精
靈
猶
似
十
月
孩
童
。

K
w
ai

是
中
文
﹁
桂
﹂，
她
早
逝
外
祖
母
名
字
的
一
部
分
。

希
望
她
日
後
知
曉
，
姨
母
憶
妹
萬
里
無
阻
飛
來
探
望
的

珍
貴
姊
姊
情
。

這
趟
旅
程
對
我
亦
珍
貴
，
終
於
看
到
她
們
成
熟
長
大
以

姊
姊
情
深
告
慰
她
們
母
親
亡
靈
，
舅
舅
的
我
終
可
稍
稍
放

鬆
，
她
們
母
親
臨
終
託
孤
的
重
任
。

曾
遊
澳
洲
多
次
，
東
北
凱
恩
斯
不
論
雨
林
或
乾
旱
內

陸
，
大
自
然
深
層
特
質
通
透
。

布
利
斯
班
，
黃
金
海
岸
連
綿
白
細
沙
灘
，
還
有
世
界
奇

觀
大
堡
礁
，
可
與
海
洋
生
物
共
棲
息
。

美
麗
，
現
代
，
文
化
氣
息
茂
盛
的
都
會
悉
尼
和
墨
爾
本

國
際
吸
引
力
無
限
。

往
南
走
，
阿
德
萊
特
天
氣
最
宜
人
，
葡
萄
酒
，
陸
海
空

美
食
不
絕
。

從
未
來
過
珀
斯
，
原
來
西
澳
洲
海
、
天
、
大
地
，
明

亮
，
藍
透
，
非
常
宜
人
。

遙
望
茫
茫
印
度
洋
海
天
一
色
，
肯
定
尼
雲
家
姊
妹
的
母

親—
—

我
姐
在
我
們
左
右
守
候
，
張
望
！

天海親情
鄧達智

此山
中

近日參加了一位老友的生日聚會，遇到多位相
熟的民營企業家，便寒暄了一番。原以為這些當
年經過打拚，現在事業有成的創業者意氣風發、
志在千里，誰知都與我吧起苦經。嘆什麼苦經
呢？這些小老闆個個資產都在數千萬以上，住㠥
豪華別墅，開㠥高檔轎車，過㠥上等人的生活，
然幾乎個個都有一塊心病，這就是子承父業的問
題。
老丁創業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由當時販魚

販蝦到成立水產實業有限公司，經過20年的打
拚，現在已發展成與國際接軌的新型現代農業綜
合企業。作為傑出的新階層，老丁頭上的光環很
奪目。但他並不幸福，因為養了一個不爭氣的兒
子。老丁結婚晚，生子更晚，40歲時才老來得
子，寵愛兒子自然是情理之中。兒子花錢大手大
腳倒也罷了，可卻交友不慎染上了賭癖。俗話
說，賭是無底洞，任你千萬家財也經不住來去。
這些年來，在兒子手上輸掉的家產少說也有幾百
萬。還發生了一回兒子輸了錢被賭徒綁架的案
件。老丁雖苦口婆心地教育但於事無補。只好派
專人看管。轉眼老丁六十好幾了，到了該讓兒子
接班的時候了，可這個游手好閒賭跡斑斑的兒子
接得了嗎？談到將來，老丁憂心如焚，說他能幹
到多大就多大，幹不動了就把資產賣了，就讓兒
子坐吃山空吧。
蔣兄創業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早年是搞大

陽能熱水器的，在太陽能熱水器上賺了第一桶金
後，他心思想大了，以上海一家船舶研究所為依
托，招兵買馬，搞起了船用密封裝置產品設計和
製造，到現在也進入了市骨幹規模企業行列。為

了能讓兒子早日接班，蔣兄也讓權給兒子，讓兒
子負責上海地區的業務。可兒子在上海負責業務
三年來，公關費花去百餘萬，卻沒有接到一張像
樣的訂單，對此，兒子還振振有詞，說放長線釣
大魚，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說到這裡，蔣兄
氣不打一處來，說他去過兒子在上海的辦事處，
現代化設備應有盡有，員工們成天不是打牌就是
上網聊天，晚上不是泡歌吧就是去打保齡球，這
哪是公關，完全是在扯蛋。蔣兄想要撤掉上海辦
事處，可遭到兒子的強烈反對，理由是他的這些
哥們都是他的同學，當初是受他邀請才過來的，
他不能在同學面前沒面子，再說有些方面已下了
本，一撤前功盡棄。蔣兄只好妥協，與兒子簽訂
合同，工資按業務提成，否則只能拿保底工資，
三年再沒有起色，必撤無疑。蔣兄雖然才六十出
頭，但由於操勞過度，滿頭白髮，精神疲憊。他
已死了讓兒子接班的心，只想物色一個好的職業
經理人，將來將資產委託給他經營。
大張是我的同學，九十年代末企業轉制改型時

搶得先機，以50萬購得本身所負責的一家鄉鎮企
業，企業人員也歸他處理。大張學的企業管理，
又在企業跌爬滾打多年，管理企業自然不在話
下。經過10多年的潛心經營，企業不斷泡大育
強，現在進入了市規模企業納稅100強。為了子承
父業，大張特意讓兒子到英國留學深造。兒子學
成歸來後，大張立即安排兒子當常務副總。可沒
到一個月，父子間便鬧崩了。兒子帶回的是英國
紳士風度，要求下面的員工向他回報都用普通
話，行為舉止也要彬彬有禮。大張對兒子說，這
不是公關部門，是生產經營企業，員工基本上都

是土生土長的農民，滿口地方方言，行為也散漫
慣了，你要求他講普通話，處處文質彬彬，不是
為難他嗎？事實上，兒子的這種教條引來眾員工
的不滿和非議，有些老員工甚至提出了辭呈。可
兒子不讓步，說要讓企業走向世界，一切就得按
國外的先進模式來。本來，大張還作出了讓步，
看看兒子在實際管理上如何，可結果更糟，兒子
全是憑書本理論來指導實際，這種英國式的理論
教條用在一個中國土生土長的家族企業根本不管
用。眼看人心渙散，經營受阻，大張不得不暫時
放棄了讓兒子接班的念頭，而是在外地與一家企
業合股，讓兒子去合股企業磨煉，以觀後效。
還有幾位民營企業家也是對子承父業憂心忡

忡。看來他們對自己的「富二代」不能很好地變
成「創二代」無可奈何。中
國創一代的民營企業家們，
大多到了半百之年至花甲之
年，有的甚至接近古稀之
年，而他們的子女大部分集
中在80後、90後，基本上都
是獨生子女，在衣食住行方
面，「富二代」遠遠比同齡
的孩子優越，錦衣玉食，享
受最好的教育，有的從小就
上貴族學校，長大了又到海
外留學，能給予子女的，
「富一代」都最大程度地給予
了，沒有人願意讓孩子吃
苦。但最好的教育、最優越
的生活環境並不一定能造就

最好的人才。精神缺失正成為「富二代」的普遍
現象，而且其中有不少人缺乏正確的價值觀和人
生觀。他們不懂得父輩創業的艱辛，更捨不得吃
苦，只知道貪圖享受，同時，生活條件一直優越
的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很少會遇到挫折，太順利的
成長環境讓他們少有面對失敗時的堅強和勇敢面
對的經驗，而這些經驗和品質正是一個企業領導
者和決策者所需的必要素質，這或者是為什麼家
族企業傳承難的主要原因。
「富二代」如何變成「創二代」雖是一字之

差，卻表達出家族企業能否健康發展的一種重要
社會現象，有資料顯示，在小型企業中，家族企
業已佔到三成，因而關注家族企業的健康發展是
我國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
如何提高家族企業二代的創新意識和能力，將其
培養成具有強烈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以及具備
國際化現代管理素質的「創二代」，以順利實現企
業的傳承和轉型，不僅僅是「創一代」應思考的
問題，也是社會應關注的問題。

創業容易守業難

■「富二代」能否擔當起家族企業傳承的重任呢？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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